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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去哪儿了
陆春祥

建房造桥， 往泥土下打个几米就碰

到地球的骨头了。

泥土就是地球的皮肤。 如果按人的

皮肤比例来看， 地球的皮肤比人的皮肤

更薄， 更脆弱。

1.
在我读到美国学者戴维·R.蒙

哥马利的 《泥土 ， 文明的侵蚀 》

一书前， 我一直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我脚下的泥土是从哪儿来的？

泥土从哪儿来？ 是地球生成的时候

就有的吗？

不是的。 四十亿年前， 地球表面的

温度接近沸点。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

地球上并没有地 ， 只有岩石 。 幸运的

是 ， 这些岩石上 ， 生长着一种嗜热细

菌。 你要问我， 这细菌从哪里来的， 我

不能回答你， 科学家也不能回答你， 你

硬要问， 就会进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

圈子里去了， 总之， 这种细菌就那么样

存在 。 嗜热细菌干什么呢 ？ 它们没闲

着， 在它们的辛勤工作下， 几十亿年下

来， 许多岩石转变为原始土壤， 它们还

消耗掉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 地球的温

度下降了三十到四十度， 这些能生产土

壤的细菌， 是地球的功臣， 没有它们，

地球永远无法成为可居之地。

达尔文一生写了 16 本书， 最后一

本大多数人不知道， 书名长长的， 《树

叶为何发霉， 透过对蚯蚓行为习惯的观

察》 （我家陆地同学意译）， 是研究蚯蚓

如何将灰尘和腐烂的树叶变成土壤的。

环球旅行结束后， 达尔文回到了自

己在英国的家。 这位致力于昆虫及植物

研究的专家 ， 在自己家门前又有新发

现： 地面上， 每隔一段时间， 就出现新

的地表物质， 是蚯蚓拱上地面的， 这些

物质， 与那些灰渣覆盖下的细土极其相

似， 地底下的蚯蚓到底在干什么呢？ 它

们是不是慢慢在制造土壤？

自然， 这又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达

尔文的许多新发现， 起初都被人们认为

是疯了的想法或举动， 就如他捉甲虫，

手上捏一只， 将另一只甲虫放进嘴巴里

遭到攻击一样。

达尔文在客厅里开始养蚯蚓观察

（自然是放在罐子里啦）。 他尝试不同的

蚯蚓喂食方法， 并测算它们究竟能在多

快的时间里将叶片和灰土转变为土壤。

最后， 他得出结果： 全英国的菜地， 已

经被蚯蚓的肠道， 一遍遍地吃进排出。

这个结论明确告诉人们， 蚯蚓是土壤不

断累积的最大功臣。 （蚯蚓食土这一现

象， 中国古人也已观察到， 荀子在 《劝

学 》 里就如此赞蚯蚓 ： “蚓无爪牙之

利， 筋骨之强， 上食埃土， 下饮黄泉，

用心一也。”）

据达尔文推算， 英国每一英亩优良

土壤中 ， 差不多生活着四百磅重的蚯

蚓。 他认为， 是蚯蚓每年移动了英格兰

和苏格兰境内几乎五亿吨重的土壤， 蚯

蚓是数百万年时间尺度上重塑土地的主

要力量。

当然， 用现代的视角， 仔细观察一

下， 造土大军中， 不只是蚯蚓， 还有许

多穴居动物， 地鼠、 蚂蚁、 白蚁， 它们

都会将岩石碎屑混入土壤。 许多植物的

根系也会将石头撑开， 你看， 悬崖峭壁

上， 往往长有许多生命力旺盛的植物，

不一一列举。 此外， 在风化作用下， 许

多岩石， 终将变成颗粒， 岁月， 会让它

们消解， 化身而为土壤。

2.
拉丁语中表示 “人类” 的词

语是 “ homo” ， 这个词 ， 是由

“humus” 演化而来 ， 它在拉丁语中的

意思为 “有生命的土壤”。

土壤是我们的生命所依， 循着这个

思路， 我想到了许多。

中国最早的农民， 应该是被黄河两

岸大片冲积平原上的肥沃土壤吸引而

来， 就如同游牧民族的逐草而居一样。

我们完全能想象， 先民们顶着冰川时代

的寒风， 闻着那诱人而有健康香气的泥

土， 用自制的石器， 在生命的味道里劳

作， 尽管 “草盛豆苗稀”， 但总归还是

有些收成。

司马迁的 《史记·夏本纪》 写了夏

禹的辛勤治水。 那个时候， 天下初分九

州， 大禹治水后根据九种不同的土壤等

级来确定赋税。 比如， 天下第一州， 冀

州 ， 那是帝都 ， 土质最好 ， 色白而松

软 ， 定为上上 ， 就是第一等 ； 比如青

州， 大海到泰山之间， 海滨一带田地多

是盐碱地， 田地属上下， 即第三等， 赋

税属中上， 即第四等。

这种科学管理土地的办法逐渐形成

了制度。

商朝出现的井田制就是 。 井字形

状 ， 中心一块为公田 ， 其余八块为私

田， 私田耕种， 必须带上公田， 这样公

私可以兼顾。 这其实是一种比较乌托邦

式的土地制度， 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们，

怎么会满足于只有中间那一块呢？

戴维也举例，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

奥弗拉斯托斯， 将当时的希腊土地分为

六种不同的类型， 分类的依据是核心土

层之上的富含腐殖质、 能为植物提供养

分的表土层的深浅或肥瘠。 我判断， 泰

先生应该是一位早期优秀的农业科学

家， 因为他的分类已经非常科学了。

千百年来， 世界各地都流传着长长

的泥土故事。

《左传》 记述晋公子重耳流亡时和

随从经过卫国， 卫文公并没有以礼相待。

他们在五鹿这个地方， 饿得只好向乡下

人讨饭吃， 乡下人却捧了一块土给他们。

重耳见此大怒， 要用鞭子打那个人。 狐

偃劝道： 这是上天赏赐我们土地呀。 重

耳一听， 立即磕头致谢， 收下土块。

一千五百多年后， 差不多的场景，

出现在了英国 。 1066 年 9 月 ， 威廉以

诺曼底公爵的名义夺取英格兰王位， 率

领一大批追随者从英吉利海峡登陆英格

兰南部。 威廉从海滩上岸时， 不慎跌倒

在地上， 他急中生智， 抓起一把土高声

呼喊： 我拥有了英国的土地！

泥土是百姓的衣食父母， 更是王侯

们的野心所在。

3.
从地球的成长史中可以很容

易得出一个结论， 土壤不只是用

来种植作物的， 它还是一个十分严密的

生态系统 ， 泥土 、 植物 、 水 ， 互相依

存， 你怎么对待它， 就会得到怎样的回

报， 终将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人类看中的土壤， 起初都十分肥沃，

但任何沃土， 都有地力耗尽的时候。

与普通的粮食作物相比 ， 烟草会

从土壤里吸收十倍以上的氮 、 三十倍

以上的磷 ， 耕作过五年的烟草地 ， 会

因为土壤的营养缺失而长不出任何东

西。 随后， 化学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

短暂恢复了土壤的肥力 ， 但化肥的滥

用 ， 却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整个大自

然的平衡。

巴尔扎克写过一本叫 《奥古斯·特

博尔热的 〈中国和中国人〉》 的书， 这

是他读了法国人奥古斯·特博尔热写的

《广州散记》 后写的一些感想， 其中就

谈到了土壤： 从前， 人们以为中国有一

片国土 ， 其腐殖土深达十五到二十法

尺， 学者们解释说， 在地球运转中， 中

国周围的大山流失的土壤都被卷到了

那里 。 看起来这样的土壤的肥力是用

之不竭的 ， 但是 ， 只要看美国人很快

就耗尽了一些城市周围腐殖土的资源，

如今 ， 乌克兰肥沃的土壤也感到消耗

过度 ， 人们就该明白 ， 土壤的肥力并

不是无限的。

尽管小说家的思维有些跳跃， 但表

意还是明白的， 他也在担忧， 土地不是

取之不尽的宝库。

但人类一直将土地当作阿里巴巴的

宝库， 只管取钱， 不问存款。

但存方寸地， 留与子孙耕， 那只是

写在书里挂在墙上的格言而已。

4.
蝴蝶效应告诉我们， 一个人

无法阻止沙尘暴， 却可以启动它。

大自然用一个个非常极端的案例来

告诫人类勿滥用土地。

戴维举的这个例子， 尽管发生在他

父亲出生的那个年代 ， 但仍然触目惊

心 ： 1934 年 5 月 9 日 ， 美国蒙大拿州

和怀俄明州的土壤， 被狂风撕碎后卷入

空中。 狂风裹挟着三亿多吨的土壤， 以

每小时一百多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 在

芝加哥， 每个人的头上落下了平均四磅

重的尘土， 纽约州东部的布法罗， 中午

时分陷入一片黑暗。 至 5 月 11 日傍晚，

纽约、 波士顿、 华盛顿都有大片尘土。

目击者说， 从遥远的大西洋海面上望过

去， 天空中满是巨大的棕色乌云。

严格说来 ， 这不是沙尘暴 ， 应该

是灰尘暴， 不， 是泥土暴。 造成这一灾

害的原因就是现代化的耕作方式， 侵蚀

土壤越来越厉害， 土质疏松， 表土流失

严重， 再加上干旱、 风暴等恶劣气候，

土壤才会在风力作用下在空中大规模

迁徙。

戴维所提供的研究资料表明， 在不

同条件下， 一英寸土的形成， 所需要的

时间并不一样： 苏格兰需要一百六十年

时间， 美国马里兰州的落叶林地， 则需

要四千年。 俄亥俄州的原生草原上， 每

英寸的表土层， 需要一千年的时间才能

形成。 打个比方， 这六英寸的表土层，

如果让雨水来剥蚀， 五千年也不会剥蚀

尽， 而让人类耕作， 三十多年就会流失

殆尽。 再进一步比方， 以俄克拉荷马州

格思里的一片沃土为例 ， 如果种植棉

花， 五十年时间就可以将七英寸厚的表

土层剥蚀， 而生长天然牧草， 则可维持

二十五万年以上。

我觉得， 上面的数据， 也完全可以

用来解释今天我们身边的土壤恶化现

象， 中国的许多草原， 为什么没有以前

绿 、 厚 ， 而且还不断沙化 ？ 原因很简

单： 开发过度。

你认为绵羊很温柔吗？ 错了。 19 世

纪时， 小小的冰岛， 却有五十万只绵羊

漫步于乡间， 荒原上见不到一棵树。 气

候恶化， 过度放牧， 水土流失自然叠加。

如今， 只有四万平方英里的冰岛， 却有

四分之三面积受到水土流失影响， 七千

平方英里的土地变得毫无使用价值。

其实， 遇到同样问题的并非冰岛一

家， 全球有十分之一的土地正在沙漠化。

5.
我们不要被资源不会枯竭或

资源可以替代的假象所迷惑。

乐观主义者说， 地球至少可以顺利

维持四百亿人口。 悲观主义者告诫， 地

球满打满算只能承载一百亿， 或者， 一

百五十亿 （前提是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全

部有机物）。 无论哪种观点， 都只是假

设， 而现实是， 这个世纪末， 一百亿人

口就会到来， 看看现状就知道， 这个世

界， 至少还有上亿人口生活在饥饿中。

如果再碰上像好莱坞大片中所虚构的那

些灾难， 许多人就不会这么乐观。

因为， 我们正在耗尽泥土。

张伯伦警告人类： 如果土壤消失，

我们亦将消亡， 除非我们能找到以岩石

为生的方法。

泥土去哪儿了 ？ 但愿就在我们脚

下， 而不是随风飘逝， 逐水奔流。

万物源于泥土， 终将再次化为泥土。

说是这么说， 但我和戴维一样， 依

然十一分地担忧。

凤凰花开的夏天
曾泰元

端午去 ， 夏至来 。 台湾地处亚热

带， 四季更迭不明显， 节气的概念相对

淡薄， 儿时的我甚至误以为端午也是节

气之一， 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羞愧。

夏至之 “至” 作何解？ 南朝梁的崔

灵恩在其 《三礼义宗》 有云： “夏至为

中者， 至有三义： 一以明阳气之至极，

二以明阴气之始至， 三以明日行之北至。

故谓之至。” 崔灵恩乃公元 6世纪之训诂

学家， 亦以礼学研究闻名于世， 夏至之

“至” 字集此三义于一体， 殆为定论矣。

夏天的英文是 summer， 这是个基

础词汇， 学过英文的人应该都知道， 不

过 大 家 或 许 有 所 不 知 ， 古 时 候 的

summer 跟现在的概念有明显的差距。

此话怎讲？ 根据学者考证， 在 “古

英语” 时期 （Old English， 约公元 450

年─1100 年）， 一年只有两季， 即夏季

和冬季 ； 夏季指的是一年中较暖的半

年， 约莫是现在的春夏两季； 冬季指的

是另一个半年 ， 相当于现在的秋冬两

季。 后来这个体系与一年四季的另一个

体系接触、 碰撞， 才纳入了由夏过渡到

冬的秋季， 以及由冬过渡到夏的春季。

夏至的英文作 summer solstice， 然

而 solstice 只是 “至” 字三义之三 ， 乃

天文历法上的 “二至点” 之一， 即黄道

上的极北点， 夏至时太阳行经此点。 英

文 solstice 的词源本义是 “太阳静止”，

前一半的 sol 是拉丁文的 “太阳 ”， 派

生而来的 solar （太阳的） 是个常用词。

后一半的 stice 同样来自拉丁文 ， 与英

文的 stand （站立） 有着 “原始印欧语”

（Proto -Indo -European） 的同源关系 ，

站立， 不跨步， 引申为静止不动。 夏至

时北半球的白昼最长， 夜晚最短， 太阳

仿佛忘了前进， 原地踏步， 永不落山。

每年 6 月的夏至前后， 也是凤凰花

开的时节。 凤凰花是凤凰木开的花， 原

产非洲的马达加斯加， 花红如火， 中国

南方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多有栽种。

“凤凰木” 这个名称， 明显有着希

腊神话 “不死鸟” （phoenix， 音 “菲尼

克斯”） 的典故。 据说这不死鸟每隔 500

年便会引火自焚， 最后浴火重生， 从灰

烬中再现幼鸟， 如此周而复始， 长生不

死。 凤凰为中国传说中的百鸟之王， 长

久以来， 其英译均挪用西方的 phoenix，

尽管凤凰与 phoenix 的背景截然不同 ，

然皆为各自文化中的神鸟。 凤凰花盛开

时成片的焰红色， 仿佛引燃了树木， 让

树木着了熊熊的烈火， 令人联想起西方

的浴火凤凰 “菲尼克斯 ”。 也正因此，

凤凰木的英文俗名或作 flame tree （字面

“火焰树”）， 或作 flamboyant （字面 “熊

熊 燃 烧 ” ） 。 另 一 常 见 的 俗 名 royal

poinciana （字面 “皇家普昂西”）， 则是凤

凰木学名的英译， 用以纪念 17世纪法国

的殖民总督德·普昂西 （de Poincy）。

凤凰花开正值毕业季， 歌手林志炫

有一首 《凤凰花开的路口》， 近几年来在

台湾已成为许多学校的 “毕业歌”， 毕业

生听着、 唱着， 离别的思绪， 不禁让大

家泪眼婆娑， 哭成一片。 歌词中写道：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 想起某个好

久不见老朋友……脑海之中有一个， 凤

凰花开的路口，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夏至凤凰花开艳， 骊歌一曲断人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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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 2000 年， 发生了一

件在中国古代典籍收藏史上震撼人心

的大事。 清朝同光两代帝师翁同龢的

翁氏藏书， 由上海图书馆以 450 万美

元的巨资收购 ， 从此 80 种 、 542 册

稀世古籍从海外回归故里， 入藏于上

海图书馆 。 翁同龢的五代孙翁兴庆

（字万戈）， 在战乱时期把这批家传古

籍运抵美国， 妥善保管整理， 直到年

迈之时， 为它们找到了一个最好最安

全的归宿。

关于这件文化盛事， 曾有许多文

章报道和评论， 其中以 《常熟翁氏文

化世家》 一书尤为详细。 该书由常熟

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曹培根教授所著，

2009 年 8 月广陵书社出版。

但是在阅读该书时， 发现了几处

不符合事实的错误， 损害了与此盛事

有关人的名誉， 有必要予以纠正。

书中第一章 “翁氏藏书世家” 第

17-18 页叙述翁兴庆如何继承、 如何

保护并整理祖传典籍、 最后又如何给

这批珍贵宝藏找了一个最好的归宿，

其中说：

翁兴庆 （1918-） 字万戈。 翁之
憙第三子。 1918 年生于上海， 2 岁
时过继为翁之廉嗣子， 成为翁同龢一
房的玄孙。 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
机电工程专业 ， 1938 年赴美留学 ，

学习美术， 一生从事绘画、 电影等工
作， 为国际社会活动家、 学者兼书画
鉴赏家。 其前妻即为著名出版家和版
本学家张元济的孙女张祥保 。 1947

年翁兴庆回到祖国 ， 因国内战事不
断， 便将其过继父亲翁之廉传给他的
翁氏藏书精品， 交由开滦矿务局一艘
煤船由天津运抵上海。 正好这一年其
后妻程华宝的父亲程远帆就任中央信
托局局长， 由此关系， 这些书画古籍
较为顺利地装上了由沪赴美的海轮，

于 1949 年初运抵纽约， 后藏于自己
寓所 “莱溪居”。 翁兴庆 1953 年入
美国籍， 他带去美国的翁氏藏书是百
年来不为人知的孤本秘笈。

这段文字里， 有几处严重错误：

首先， 张祥保是张元济先生的侄

孙女， 并非孙女。 她是张元济长兄张

元煦的孙女， 是我的堂姐。 由于她幼

年丧母， 父亲在铁路上工作， 常年在

外地奔波， 所以她一直是和我们一起

生活的。

其次 ， 张祥保确实曾经和翁兴

庆订过婚 ， 但并没有结婚 ， 因此

“前妻” 之说不能成立。 此事有明确

的记载 ， 可见于 《张元济全集 》 第

二卷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9 月出

版 ） 349-350 页张元济致张树源信 ，

摘录如下：

1938年 5月 3日 “祥保姻事，

数月以来翁世兄于星期放假日常来我
家， 与祥保面谈， 有时我亦留伊晚饭。

察其人品行纯正 ， 不失旧家规矩 。

……今夏交通大学毕业后即往美国留
学。 渠曾向祥保露求婚之意， 料不久
必托媒人来说， 祥保亦无拒绝之意。”

1938年 6月 11日 “祥保亲事
翁氏托媒人正式来说， 我拟允许。 但不
愿即行结婚， 同出洋之说更不能行。”

1938 年 7 月 31 日 “订婚已
于本月 26 日举行， 双方同在国际饭
店设备茶点款待戚友。 ……是日我处
戚友到 81 人， ……用订婚证书， 请
瞿良士先生证明， 媒人、 家长、 订婚
人各盖章。”

祥保姐姐订婚时我 9 岁， 但至今

印象清晰 。 1938 年 ， 她经人介绍 ，

认识了翁兴庆。 交往一段时间后， 因

翁已在上海交大毕业， 决定去美国深

造 ， 故双方家长决定让他们先行订

婚 。 当时我们家住上海极司菲尔路

40 号 ， 楼下东南角有我父亲张树年

先生专用的书房兼会客室， 我小时候

称它为 “爸爸书房”。 它是全楼里布

置得较为精致的一间， 翁兴庆每次来

访， 都请他在那里坐。 他们订婚是在

上海国际饭店， 包了一个大厅。 母亲

为祥保做了一件白底五彩花的旗袍，

很是靓丽。 我也做了新裙子去参加订

婚典礼。

翁氏赴美后， 与祥保鱼雁不断，

直到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

发， 上海完全沦陷， 通信几乎断绝。

有时一封信辗转数月才能递到。 记得

翁曾来信迫切希望祥保去美国。 但那

时如要从上海去美国， 唯一的办法是

冒险穿越炮火连天的战线， 跋涉去大

后方， 再设法从大后方去美。 对于一

个年轻女子来说 ， 路途遥远而又险

恶， 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在那种情况

下， 双方同意解除婚约。

1946 年祥保应当时的北大校长

胡适之聘， 到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

后经胡适介绍， 与留美归来的王岷源

教授结婚 ， 胡适作为证婚人出席婚

礼 。 此事可见 《张元济年谱长编 》

（张人凤、 柳和城编著， 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第 1280 页张

元济 1947 年 11 月 21 日致胡适信 ：

“……弟曾以侄孙女祥保姻事相托 。

蒙举王君以告， 谓彼此已有交际， 甚

感垂注。 近得祥保来信， 谓王君已露

求婚之意。” 同页有 11 月 30 日胡适

信， 介绍王岷源情况： “王岷源先生

是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副教授， 近

年我在哈佛大学往来， 见他寄住在赵

元任先生的家中， 见他温文勤苦， 故

去年邀他来北大任教 。 王君人甚清

秀， 中英文都很好， 写汉字甚秀雅，

情性忠厚温文。 我在美国观察此君，

很喜欢他的为人敦厚。”

王岷源、 张祥保于 1948 年 8 月

10 日结婚。 婚后他们家庭幸福美满，

两个儿子现在都是美国大学的终身教

授 ， 去年还庆祝了张祥保的百岁诞

辰。 把张祥保说成翁氏 “前妻”， 严

重地损害了她的名誉， 也为她的后代

们所不能容忍。

张祥保并非翁兴庆前妻， 那么把

翁兴庆的夫人程华宝说成他的 “后

妻”， 也就不符合事实。

2012 年 8 月 13 日东方早报曾登

载一篇郑重的文章 《莱溪居访翁万

戈》， 他在美国访问了时年已 94 岁、

居住在美国一所僻静的庄园 “莱溪

居” 的翁兴庆。 文中说道：

谈起莱溪居， 翁先生不无自豪地
说整个建筑是他自己设计的 。 他于
1938 年负笈来美国留学 ， 1940 年
在纽约就业， 1944 年与程华宝花开
连理， 到他 60 岁退休之前， 和夫人
口诵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
山” 之句， 在莱姆小镇的半山丛林中
置地百亩 ， 架椽筑屋 ， 屋旁凿地为
潭， 又将坡下无名小溪命名为莱溪，

以示和常熟老家綵衣堂老莱子的故事
一脉相承。 退休之后， 迁居于此已有
三十四年矣。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了解到翁兴庆

和程华宝是 1944 年结婚的， 到 2000

年， 已经结缡 56 年， 且夫妻恩爱。

在 《常熟翁氏文化世家》 中， 程

华宝的名字先后出现两次： 第一次就

是前面所引第 18 页中提到的 “后妻

程华宝” 等相关文字， 第二次则出自

第 31 页：

2000年 1月 18日， 嘉德公司向
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化部提交了 《关于
美籍华人翁万戈先生拟将珍藏中国古籍
善本送回大陆拍卖情况报告》 ……2 月
22日， 翁万戈夫人程华宝女士携翁氏
世藏古籍善本分装在 9 个大行李箱内
坐飞机从美国抵达北京。

上述引文中 “2 月 22 日 ， 翁万

戈夫人程华宝女士……” 的行文意为

这些古籍是翁夫人程华宝女士运来

的。 那么， 翁本人有没有亲自护送这

批宝物来华呢？ 根据别的有关文章的

报道 ， 都是说 “翁万戈先生夫妇 ”。

这个问题虽与我此文主要批驳的错误

没有直接关系， 但也说明该书作者在

叙述史实时是不够严谨的。

吾辈从小受祖父张元济先生教

诲 ， 深知对待历史须持敬畏之心 。

如因草率从事而造成错误 ， 非但愧

对前人 ， 贻害后世 ， 对研究者本人

的声誉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 在对常

熟翁氏藏书的叙述中 ， 所涉及的人

物今尚在世 ， 寥寥数字之差 ， 对他

们和他们的后人带来了相当大的困

扰和损害 。 我希望本文的纠错能挽

回影响 ， 也希望历史研究者在研究

或叙述历史时有一颗敬畏之心。

2018 年 7 月 20 日
本文作者和堂姐张祥保

1938 年摄于老宅花园


